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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氣。惠達族人爲什麽 

不會笑？是田於他們沒 

有笑的神經和笑的功能 

?
蜜是别的原因？至今 

此謎仍未解開。C

漢榮 

、新八九四0
七)

ia«
良先生：

C
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済天下之 S
」的鼻愈，不但爲唐代 

古文運動的領袖，即其詩歌，也學到了杜甫的技巧，"
在 

字句的推敲上用工夫，因此開創了奇險生 8
的一派。 

中國自魏晋以來，文章多用四字句和六字2
成
，這就 

是所謂「四六・
」，也就是駢體文。這種文章過於注重形

「安居」並進行繁殖複製，然後可随 

唾液、乳汁、IB

汁
、汗正、精液、陰 

道分泌物、月經血和主水等排出1! 外 

，這樣人們便知道乙型肝炎除了通過 

血液、血液製品和81

口傅播外，還可 

通過接吻'
哺
乳'
性
交
、握手，乃至 

■
療過程中各種注射、針灸、採血管 

、拔牙、內AT

鏡
、陰道擴張器等極微 

量的血液停播•，通過妊娠和分娩使新 

生兒感染乙型肝炎的「母婆傅播J

途 

徑
，近些年更引起專家和有關部門的 

特别*1

視
。

古一
式
，不II

求內容，往往滿篇堆砌，仍說不出所以然。所以*
愈極力提倡復 

古運動，打倒六朝的駢Si 文
，囘復漢以前的散文，因此韓愈爲唐宋古文八 

大家之一。

韓愈三*
而孤，由兄嫂崇養長大。自幼即知讀書，不用旁人督催管敎， 

貞元年間
*.進士，才高直言， «
遭 «
貶
。憲宗好佛，曾迎佛骨入宮，韓愈 

是以住家道統自居，一向對佛老駁斥不遗餘力，便上論佛骨表極隸，被貶

爲潮州刺史，後因治績優良L
: 

中唐有位文8<，

由於貶 

，不久詞囘京師，任
國
子
祭
官
才
能
展
露
才
華
，把滿腹的 

酒
，■
兵部侍郞。穆宗時鎭 

-
悒*
寄託在南国雄奇秀«
的 

一一 
州叛亀，皇上派韓愈前往宣 

文
 
山水上，寫出清幽隔逸的造 

一
握
，平定後囘朝，轉
任
吏
部
歌
和
精
妙
絶
倫
的
遊
記
，成爲 

一一 侍郞。他本是極端反對道家 
不
，

文學史上一穎光芒四射的巨 

_ 
的
，誰知晚年來思想有了矛 

营
 
星
，這就是柳宗元。 

一一 
盾
，竟因誤服長生不老藥而 

龙
 
柳宗元年少時精敏絕倫， 

保護嬰兒健康，提
高
下
一
代
晋
康
素2

致死，3
文公。 

善爲文h*
，8
時人都很尊重

觉
 
他
，大約二十四歲時就中了 

京
 
進士的博學宏詞科，授爲校 

書
郞
，後又調爲藍田螺尉， 

芻
 
不久升爲監察御史，在禁宫 

自
至 
中參預國家大事。可惜很遇 

憾
，他如曇花一現，僅一年 

，就被貶爲永州司馬，後移

據日本和我國的資料顧示，只要母二 

親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帶者，通過母婴

傳播而感染此馬的嬰兒在百分之九十 

以上。據訊，我國一 
億左右人的乙型 

肝炎病毒携带者，近-
半可能是在嬰 

兒期感染乙型肝炎病毒而成爲携帶者 

。如何阻*
乙型肝炎病毒母嬰傳播，

質
，是醫務工作者的重要任務之一。 

對付乙型肝炎目前有三種「武器」 

:
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(
簡稱H

B
I  

G

)
；乙型肝炎血源苗；多功用的乙 

型牛痘苗，在預防乙型肝炎、保護人 

草和阻斷母婴傅播的工作中將起重要 

的作用。(
媒
、新八九六九。)

韓愈除了在文字上有輝煌 

的成就外，在思想史上，他 

的貢獻也非常大，可以說是 

儒家的功臣，宋明理學的先 

■
。至於他一生 «
於友情， 

獎掖後進，也頗爲後世所樂 

道
。

柳州刺史，世稱柳柳卅，在任頤有善政。爲人剛正不阿，由於少年時英銳 

之氣不能自掩，所以遭嫉忌者稱爲「狂疎輕薄」，居永州十年，司馬末藤 

，無事可做，就以讀書著雯遊山玩水自遺，於是文名大盛。

柳宗元和一一

意同爲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，他們的不同點是：韓愈排斥佛 

老
，自以爲是孔孟之後儒家道統的承繼人，詩文走入怪鮮一 
途
。柳宗元不 

但不排斥佛老，並且在思思上還接近佛老，對諸子百家之學用力很深，一 

味學陶淵明，接近王維孟！一9

然
。在散文方面，除了遊記的成就後世未能超 

遇
外
，柳宗元it

了很多意味深長的寓言，比外，他熱愛屈原的作品，也寫 

了許多辭 «
。

柳宗元 
一 生雖   

@
過許多苦 *
折磨，甚不得志，沒做大官，可是就因爲這 

樣
，使他的文革磨鎌成功，在我国文學史上留下不少光彩。(
豊餘、新八 

九四四Q
)

街

 

坊

ry務

。

岑原章 
2

式飛行甲板，並配 
計制在九十年代成爲現 
的・鳴要。在吊車停穩 

先生：
備短距垂直升降戰機，
實
。據
說
，這種水下杭的一刹那，飛機如離弦 

在
第
以 *
强其戰円力。但無 
空母IM

將具有良好的隱 
之
箭
，五秒鐘內就消失 

二次世 
論如何，目前航空母艦 
蔽和保密性，而且在造 
在夜色中了。 

界大戰 
的發展仍然墓不開「水價上還比水面航空母艦 

「在不到二十分鐵的

了幾隻通常人們稱爲「8f 殼蝶」的蝴蝶。 

養
蝴
蝶
，以1*

紅色而著名。愛爾丁咸用透明的紅漆油塗在蝴蝶的複眼上 

，這使蝴蝶好像上戴上了一副紅色玻璃眼鏡。於是，他把牠們放了，並注 

意到牠們像通常 
一 樣飛着。更然，珀們能看見唯一能穿透牠們「紅眼鏡」 

的紅光。愛爾丁威又以 
的水晶體微帶黃色，把 
顏色光就是紫外光。凡 

同樣的透明紅漆塗在大 
射來的紫外光吸收掉。 
是能反射紫外光的東西 

白蝴蝶的複眼上，進行 
隨着年歲的增長，水
晶
，在天然陽光照射下，

哲
談 

上
兵

時間內，六架美國悔軍

中會大 
面艦隻」這樣一種最基 
爲低。

法國 
一 家雜誌對這種 
的
『鶏！：：』

型載鬥

顧身手 
本的特徵。

同樣的試驗。白蝴蝶却 
體的黃色變得較深，也 
蜜蜂和大多數昆虫看來 
的航空母！*，

經過途四 
不過，有消息說，美 
可能在一九九Q
年
問
世»
即飛向目標。滑艇重 

是變得無目的地鼠飛、
漁去更多的紫外光。老 
都是十分鮮明的。 

十年的發展，至今仍然 
國國防部已提出了一個 
的水底罐隻有以下的生 
新緊緊地合上艙口，又 

好像盲了眼似的。這實 
晝家罕有知道這種情形 
既然我們看不見紫外 

88

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
最機密的計劃，硏製一 
動描述： 

潜入了深海。 

驗所觀察到的，和
這
兩
，但他們的畫，却少有 
光
，科學家如何去研究，在可見的將來，航空 
種至新的水下航空母1W  

「深
仅
，月光酒在平 

「整整一個小時之後

昆虫眼中所見紫外光的 
母鑑不但公被淘汰，
，試圖打做傅統，縛航 
静的海面上，忽然波光 
，『81 |!

：：

』飛機在

種蝴蝶的行爲是吻合的 
使用M

: 正的紫色。

。因爲 ®
殻蝶飛往紅花 
雖然我們看不見紫外 
世界呢？他們是利用感 
而且還會辘續發展，在 
空母®
這種龐然大物殿*«
的海面被麻裂開來 
被它們摧毁的目標六百 

中
，而大白蝶則罕有理 
光
，但我們不要以爲其 
受紫外光的攝影底片拍 
未來的戰爭中仍將担當 
到水下來航行，就
像
信
，一艘巨大的借艇慢慢 
海里的一個祕密源合贴

會紅花，顧然大白蝶是 
他動物也看不見紫外光*
來進行研究。例如，
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疑一樣，而且期望這一 
升上水面。這是在地中與母III 重新
11合
，在空

紅色盲。

。例如，許多昆虫都能 
普通黃色的II

菊
，除花 
目前，各國的航空母 
♦/-

t̂?l̂

/̂î
*T/K̂
2Ktt̂

長類動物，有豊富的彩色視e
,
能欣賞到 

美麗的彩色世界。

物
，全都是看不見紫外 
海某個%
方
。只有舷策 
中短暂停留後，這些飛 

尖明亮而中間較昏暗的，雄的是金色而堆的是 
光的。河
、湖
、海洋水 
裡透出的燈光顯示着這 
機又兩架兩架地被一天

白畫活動的鳥類和大多數爬虫類動物， 
花朶。

淺黑色的。這積不同，
面下一吋左右，也完全 
頭
『海中巨獸』的存在 
鈎
』重新放置到繪裡。

均有色視覺，能見顏色。有許多魚類鲁 
某些昆虫，在紫外光 
蛾在白天彼此相見時是 
沒有紫外光能透入。故 
，當眞身度有一半浸在 
」(
秦
成
、新八九四二 

色覺。蛙和8$  

«

則是色盲的。那些由於以 
中也顯示出奇怪的面貌 
看見的。 

在水中活動的各種動物 
水中的時候，兩個肘形 
六)

一小團紅色絨作58,

能引起牛蛙張口咬住 
。例如雄性和雄性的月 
月亮，差不多完全沒 
，絕大多數都看不見紫 
吊車從滑動的管道中伸 

，就說牛蛙對紅色感興趣，這和紅旗逗惱 
亮蛾，在我們看來是大 
有紫外綫反射到地面上 
外光。C

伍車二、新八 
出來，它的前端向整齊

惠
達
族
人
 

從
不
會
笑

靑色的，但在紫外光中 
。因此，夜間活動的動 
九六0
九) 

美
國
防
部
計
劃
秘
密
研
製

牡牛，同是一種謬見。

蜜蜂表現出區别彩色與灰色有很大的能 

力
。甲殼類動物，墨魚和章魚也和蜜蜂相 

似
。但這並不是說，牠們和我們有同樣的 

色覺；至少，蜜妹的情形便是如此。 

一隻動物所能見到的顏色中，其不同部 

份是位於牠能見的光譜範圍之內。若干年 

前
，英國一位名昆虫學家愛爾丁威，曾對 

昆虫作了一項令人信服的實驗証明。他捉

地排列在艙內的與衆不 

同的飛機伸去。這種奇

特的飛機短而粗，沒有 
漠林先生： 

起落架，被固定在基座 
在斯里 
III卡有個惠達 

上
。吊車前臂掛鈎迅速 
族
，族人天生不會央， 

釣住飛機重心處的鈎鎖 
因而從來見不到笑驗。 

，飛機被提出水面，飛 
有人曾經多次想用."人 

機的噴氣發動機很快達 
捧復的滑 8
節
日
逗
他 

区
二
。 
到最高轉速，發出巨大 
們發笑，但結果都臼費

*

KK

我們人類的色覺也是 
看見紫外光。蜜蜂對陽 II

尖端之外，均吸收紫 
6
都在向軽卷方面發 

有界限的。一個界限是 
光中的紫外光十分敏感 
外光。因此，在昆虫眼 
展
，排水量一般在四离 

在光譜的紫端。我們眼 
.
，牠們看見的最鮮g

：e  
中看來，黃*
菊是花!r
le以下，看上普遍裝設

你如果説台湾小，台溶又比

香港要大多了•
不過怀如果要説 

娓

其

家
 

厶̂
大
，那可實在不大，由
南
到
最
近
在
上
海
舉
行
的
第=-
屆r S
港j

年賽 

北,
汽車四小時,
火
車
三
小
時
半,
主除以 
一球勝香港，r

(
黑 

^

過一是由巴黎到渡河或由香港 
的
門
將
張
惠
康
祭
星
，典
翻
鼓
 

-

柳海光,
香港報紙上把張惠康稱作r

中8
 鋼 

、沢维如此，
一件事情要r

推
廣
」起
來
，
門J

，三十年代，上海足球界再周賢言為r  

«
 

紅
$

I

鐵
門J
，他是交通大學的學生，皐業後到美 

鉢
5I

n

n

j

2
1
T

?
5

國留學，以後不開其消息•
雷時該校的戴麟 

*W

?
全

^

已
,8

緣
 
缠係上海著名中鋒，解放後仍在新中11

的足 

—
.

H

—
 
小
偏
計
綜
二
蓝
啓
审
骡
啓
鐘
建
睡
練
I•
當上海有「鐵
門
」後
，香港 

艮可星 

3

3
才丸A
需
彳
在
流
了
，但朋友却以專 
包家平才稱「鋼門」•
我未見過包家平，對 

援
熊
博"
還周賢言則看得多一與後來上海意大利海軍隊 

生

咋

行

-
ra
lr的
守
口
麥
尼
蒂
、台爾賽卡是不能比的，他 

，

：1

們俱周際水孑了•
我亦未看到張惠康,
相信 

汽車頂上,
或是於午夜時分在、八四九年逝世,
享年四十*
。一
川
透
醒
各
户
把
溝
渠
、
當
勝
舊
日
的
二
靑
」吧？

步理乾淨，偏是没幾個人照辦• 

上海足球員中，不少曾蜚聲香港，三十 

早

有

大

作

•J

九年前,
衛將吴祺祥即其;
他 

q

L

*
作/
效力似乎不成比例 
技術全面,
又具歇洲衛將的6
型 

-
-
-
-
-

-
-
-
-
-
-
-

「
，但3
行歌曲、歌
星
、明
星
，扣
是
流
行
起
來
，還極驍厚。後來新中國的喊
8-一
匐 

就醉倒了，使他的文學代理人一 
作
品
，但爲時已晚，徒
然
浪
費
辛
克
萊•6； 易
斯
的
飮
酒
習
慎
快
得
很
呢•5
有一些年輕人的服飾，一個明 
生法府不俗，■
暫
之
。5
^

16 

出窘，他三十九歲得肝病，於 
了他的創作天才。一九510

年 
到了不可節制的地步，他的兩一 
昆穿,
5
,
就有十個明星仿效. 
十飼明星 
飢
發
記
家
榆
認
為
器
祥
然

88
I]*
 

一
査
三
年
病
手
他
四
十
四
歲
逝
世
畤
，巳到身無 
個妻子也因此和他離了婚。(
一 
一子大街小啓就都見冇得賣的了。年 

*
唾
世
郭
弘M

祥

忌
 

用貝覇文鬓實金为曼号昔毎分文白电步。 

用氏、断、儿三匕一/

J
刁•
10- 

%
一11
¥
令
只
耳
員
・
M

人@
 

間
例

美國著名作家梅勒，飲酒後*

有情 張/

- 

1

醉

態

荒

唐

@
常與另一位名作家高爾•
維 

達爾公開吵闌，在■
視上辯論

亠

4秀
亞
先
生
：
，海明威看到了琨履前夫的照 
，在
it交界打架，甚至更無緑一一 

世界上許多 
片
，怒氣勃生，縛照片投入抽 
無故堆用刀刺傷了自己的心愛

噩

著名作家都嗜 
水馬桶，用手搶連射多次，把 
妻子。

好飮酒，因爲 
抽水馬桶擊得粉碎。他晚年創 
威廉♦
福克納喜歡閉門自飮一 

是個孤SB

的18  
作遲鈍，情緖低落，於-
九一 
，他的！6

公室堆滿了空酒瓶。

業
，作家在興六年飮彈自盡。

奮或寂If! 時往往需要「對酒當 
與海明威書名的小說家費兹 
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金， 

歌
」。但他們酒醉後鲁莽荒唐 
杰拉德，與年軽美貌的妻子喝 
後來在朋友和親戚的帮助下方 

的行爲，不僅與自己的聲審極 
醉酒後，則變得像S
子一樣幼 
上了飛機。 

不相稱，而且還常常有人爲比 
稚可笑。常常偷爬坐到奔驰的 
愛倫。坡嗜酒如命。他於一

斷送了性命。

英國的一位天才詩人狄*
• 
羣的旅館門前的噴水池中裸 
臨死前，他醉倒在巴*
的摩一 

湯麥斯是嗜酒者。有一次，美・浴
，不然就將餐館的生«
蛋
敲個酒巴

181的陰溝裡，他的遺作 

國一 
個女子大學付了大筆演講 
碎倒在陌生人的帽子裡，後期 
名揚世界，臨死時却沒有一 
個

費請他去演講。他還未上講台 
他戒酒，想寫些嚴肅而認眞的 
親友來照顧他。

一-
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海 
分文的地步。

周默、新八九三七一 )

明威，酒醉後變得兇惡残忍特 

别愛打架。他的遺一1  

81 麗在自 

一 傳中提到，某次在一 
個旅館中

物

斷

送

前
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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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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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
途
徑
廣
 

東寧先生：

期

/.

可通過清化道、唾液、昆虫、陰道分泌

病毒性肝炎一般分爲 
物
、月經血甚至性交傳染。實驗®
示
， 

甲型肝炎、乙型肝炎和 
只要注入含肝炎JIE

毒的血+
离分之四亳 

非甲非乙型肝炎三類。 
升就會被染得病。我国約有一■
右的 

甲型起病較急，症狀明 
人口是乙型肝炎房毒表面抗原的携帶者 

88,

經積 *
治
療
後
三
個
，   

!
世界高流行區之一。

gH
-T

 

M
M

月左右便能治癒，引起遷延及惡化的極 
乙型肝炎的潜伏期可長達六個月，在 

少
。主要由經口傅染，即進食不潔食物 
發病後數月內血液仍然具有傳染性，復 

或食水染IE

。與乙型比較起來，甲型肝發或韓爲慢性的病人也有傅染性，那些

-
一炎對人類的危害相對低得多。乙型肝炎 
帶菌者的危害性更大。而乙型肝炎病毒 

-
痛程較長，其症狀雖然較輕，但遷延較 
由母親個給嬰兒的所謂垂直傳播，近幾 

長
，引起慢性肝炎或肝硬化較多，近來 
年已引起相富的重視。

一又發現乙型肝炎稱毒感染與肝癌的發病 
早在四十年代，通過志願者的人工感 

有密切關係。乙型肝炎的危害還在於不 
染試驗証實，乙型肝炎能經轍血和注射 

一少人的病後由於症狀輕微而不覺察，成 
的途徑傳播•，以後的深入研究，明確提

爲長期病毒携帶者，且很强的傳染性， 
出乙型肝炎還可   

@
口傳染•，此後專家對 

常可通過消毒不嚴的注射、抽血、針刺 
傳播途徑的研究中有新的發現，了解到 

、公用剃刀等方式傅染給社會人學，也 
乙型肝炎病毒進入人 #
後
，在肝細胞內

lcflcflccl<flcflcf 

葉文茂先生： 

_

 

大多數動物是色盲的

•cflcflc<ll<flcflcfI

邦
^
^
,
。牠們所看見的世界
‘
 

「鼠
N

J

像我們在黑白照片或黑 

4

走苗弋白電視中所見到的現象 

人們普遍地相信，紅旗能逗情一 
隻牡牛 

■
其實，任何物 «
的揮動，均能激怒一 
复 

牛
。一 枝白旗或白帽，牛更易看見，故揮 

|R

白旗或白帽，挑逗一 
隻牡牛更爲有效。 

牛原來是色盲。馬
、羊
、猫和猪也是色盲 

。所有的喃乳類動物中，只有人和某些III

」的生活。有 
是
純
国
？**
一»
更是r
純
情" 
梁■
儀ye

女性■
係
，R
成很好 
的**
就說是酸的，其實不是，自
虐 

玩
，3
6
5
^
就
，充份表示 
從
慶
示
要lit

佔
永
曼
後
，我便■T

七
四0
••
全
身
或
不
好
服
 

翌日上午，II

拔又到■
院探視朱殮，只見加面 

容憔悴，病態 *
現
，不禁有點、篇
了
。

「看你的臉色多餐看，16

生
到
底
養
說
？」 

「醫生倒沒說什麽，」朱廸嘆嘆氣說，「不通 

我知道自己病傅很沉重了。J

「既然醫生沒說什麽，誓己就不該 «
自己了 

，」羅拔安慰她，「心理很重要，沒育病学111  

出病來的，你明白這個道理嗎？」 

「不過我確感到全身不舒服的，」朱廸期期文 

艾的答，「既然不舒服，冨然有病了。」

事
波
士

人事至說，iei

」的 *
大II   

*

!

一一

與茱莉都有

身事外了；或者因比而看得清楚一

菜«
0
:
秀秀在"  

»

台
爰 
- 
站出»
「邪牌」十足，完全 
扮同的
11好
一

W

男人中打浪。 

須型亮全不同的兩III !
貝
。 

是個「邪牌」了
，那*
1E
得着 
也
手
物
以
須
聚
吧
，：8

的兩人 

茱til： 狗髙大，身材也好，・
演
呀
！ 

-
向是沆M

l 一*
的
「丹公仔」■ 

旅珠圓玉灣型。在■*
台
，施 
何秀秀
18?
舆茱S
恰恰相反 
但是最近，這
「1111

豆
」的一對 

被**
「邪牌」，但
簧
不
甚 
，她如其名，清清秀秀的，是 
却突然變成貼錯門神，互相不瞅

出施的無知。

林**:
因爲收育給情W

EIK

，反 
贴
。」

而冷暮下來，她明白到如此16

易玩 

「我對他仍然十分信任，即使他 

上性關係，是有不良後果的。由於 
有什麽對我不起的地方，我也原16  

她是局外人，比较冷靜了，因此，
他
。」梁if

儀-
往1666。

對於梁永康曾人 

，也看得較淸 *
一 

些
。「儀

，你相信阿 

康眞是愛你疇？
」 

「1W

道他是否愛

「儀
，可能我看 

錯了，不通，我們 

始終是好朋友，你 

的困*"
就是我的 

困
難
，你幾時有需 

我相帮，我都樂意

不昧。道使許多人都感到奇怪。 

有時候，記者見到她們個然礎 

面
，叫她們一起拍張照片，她們 

其中一個總會託詞溜去。大家都 

看得出|
—
這兩個「死黨」巳經

文雅的修就，她却不以It

忏
。

事實上，茱莉是以演「邪牌」 

出名的。養訓練班出來不久

，她就在一 
個・視劇中 
16演一

個「邪牌」角色，引起人 A
的

注意。後來，施也以演「邪牌 
m
於
「純情型」的.。在鳌光暮 
由密友變成敵人，在進行冷
11了 

」最爲拿手。 

上
，：6

也多作「純情個像」的
。但是，原因却沒有人知道。 

!888

，茉莉在未進入電視« 
姿態出現。 

浴夜了，一個"
視劇仍在8
錄

短
第
小
簷

A
匡成

■
又
洛*

暴
 

力
 

(
八)

細一貼，因爲 

有時候，■
生 

對病人是會隱 

瞞一些情况的 

，這是爲了顧 

及病人的心理 

，似
乎
歪
確

「看來我該 

找■
生問問比 

較好一點，是 

不是？
」羅拔 

換個話題問她 

，「也許醫生 

會對我說得詳
一
陰
陽
之
間
一

我？我也看不出來嗎？
」梁K
儀滿 
而爲的。」

「謝謝你的好意。說*:

話
，如果 

你想找伴侶，我可以帮助。」梁1*-一

有信心的說。當然，這也難怪，E 

爲中了情魔的人，多數如此。

之前根本就是「邪牌」一名， 
Ir«

，這只是・衆見到的何 
廉景。化粧室中，，茉莉與何秀秀 

她會當通吧女。所
以
，一演起 
秀秀。現實的何秀秀*
另- 
都在化粧!
属是寃家路窄，這 

「邪牌」，有紋有路，十分傳 
副面目。她與茱莉一樣，喜歡 
個載她們兩個都有份，而且還有 

A

，這正是因爲维熟悉「邪牌 
喝酒、抽烟、打窟卷，你說這 
一u
摹*
。(
一)

曇 尊

「依我看，他祗是利用你。」 
m
s

敬
。一 天
，林麗一6

返工，不 

r

不會罷。」她有些不以爲然。 
見梁 »
儀
，以爲她病了，但來的却 

「也許你會想到，我因爲吃不到 
是梁it

儀的母親。

的
。這次♦
生可能也是這樣了。」

「那麽，你的意思是，」朱廸事事 1
»
地說， 

「我眞的患上血癌了？醫生不想直接對我說，或 

者又對我隱瞞 
一 些什麽情况了？
」

「我也不敢這樣肯定說的，」羅拔頷頷首說， 

「不管如何，你首先要放下心，不要緊張，至於 

是否眞的不舒服，醫生自會給你仔細檢査的，首 

先不宜自己嚇目己的。j

說話間，醫生進來了，羅拔問了兩句，・生要 

伍走出，一會才和他談。

I ■
然
， B
生在飯房爲她檢査身份履了。

丁

X

三
五
五•♦
身
不
由
己
通 

8|爲 

一 
方剛唯有行埋一角黔 
街
，阿芒帶方剛急步而 

A

候
，九
贴
半
開
姜
時
，
行
。

=
有個細路搞到方剛身邊 
後巷出路處，停了- 

-
，畀張載票方剛，日：
部
奎
大
房
車
。

「方先生，有人叫你馬 
車上有兩條大漢，西

軌

B

4

TZ

广

上入座見佢。」

裝煌然。

方剛曰：「邊個？邊 
兩位大漢都戴了黑眼

團

3

個叫我？」

»
，滿面鬍鬚。

細路曰：「佢限你一 

阿芒拉開了車門，日 

分鐘之內入到去年！
」 
：「先生，方先生來矣

余顧南見他們爲此爭*
，電« 

好笑，臉上却不敢露出-
點丁來 

。幸而菜送了上來，余顧南乘 W

閭

九
••
龍
蛇
混
雜

細路講完在人16

中- 
！」

丁

車內尾座有一 

大漢，曰：「上 

車喇！」
方剛只有坐上 

去
，阿芒在車外 

推上車門，豪華 

房車馬上飛馳而 

去
。擅車大漢乃是 

發仔，尾座是阿 

星
。阿星疆上一 

副

n
，失
番
踪
。 

方剛游目四看 

，又不知斬崩刀 

馬仔何去，唯有 

急急持票入塲， 

帶位指示座位所 

在
，方
界
入
去 

。旁邊有條大漢 

，正是阿芒。 

阿芒眉精眼企 

，一 眼蕾到方剛 

，馬上起身，拍

■

話未說事，翁皓酔眼一瞪，
「是故這便有程度之差别矣 
道：r
兩位前M
先吃東西，再喝

⑦

反問：「慶話！有什麽分别？ 
，老衲好酒，只喜其

61 人之氣 
！」 

， 

醉鬼今日便*
・你的護論！
」 
味
，不是其«
東西：：：」

6
皓挟了一 
塊紅焼肉塞在*
巴

，道•
。I ■
和尙，你11  

見沒有？連這小子也 

只說喝酒，下面不加 

聞酒兩個字，你遠跟 

老夫爭什麽？」 

不愁僧道：「眞« 

子不可敎也！對牛彈 

琴
，夫廈何言！
」他 

把杯中酒倒掉，盘 

了一杯，又端到鼻前 

軽嗅、長嗅、力嗅， 

限
雙
頰
居
然
亦
微
泛
紅
， 

似有了个券醉意。 

■

翁皓看雪"
了一聲 

制

，又喝了一大腕酒
‘
 

m

昂
頭
而
大
聲
道
： 

「和
尙
，缕
話
好
說

羅
 

1
 

F
 田 長 

r

歌

飲酒畤，see*

中一一

名菜，・芭 
家庭平日是不用的。」她們惑到新 

說連名字也不知道。安妮問保和：
奇
，兩個女孩子，本來都能飲看， 

「是不是我們在學園學的烹II

，都 
現在飮這花
ie，她們承認是有力的 

是爲家庭用的呢？」李保和笑了，
餐酒，比法一!

紅酒濃，味道醇，足 

他說：「雖然16

學
，可我不如瑪II

足又吃又裁笑了一小時以上，方來 

，但課程我明白，你兩個是新一年 
用蒸的饺子。結束時，保和付出了 

生
，第一個學期，先習家常菜的做 
-
百廿金法郞，使兩個學生吃驚不 

法
，第二學期才開始學宴會酒席上 
小
，他吿知她們：「點菜有大中小 

的菜式。現在點的，每一種都有地 
三種，我們三個人，所
以點果的

他
一
句
話
歪*
，已喝了三四 

口酒，酒在他心中與水毫無分

別
。余顧南甚 (
 

是奇怪，他肚 
见 

子裡爲何能裝U

之 八

夭
選
 

依
容
 

绥
汉
 

刀
・一用文

得下那麽多「 

水
」。「有程度上

•工

的分别。」不 
N
H

，但如果不點魚翅，便可以少三十 

=
一 
金法郞。」

£- 

「我們吃多了，應該 

一
七
運
動
一
下
，散步可沒有 

」

意思！安娓在出了道奇 

，

4

艮 
珍閣時，同蘭芭商議， 

、
宕
蘭
芭
說
：「聽先生的主 

一 
书 
意吧，怎麽樣呀？」李 

一  
中 
保和舉舉手叫來街邊馬

方性，中！H 太大了，南北東西，各 

地方有自己費味。•J

安娓笑問他：「大過歡 

洲各國，我看地圖知道 

fill  

，但到底有多少個法58

那麽大呢？J

「法國加德國，等
於
1

下佢肩膊，曰：「方先 
盲公眼鏡，一手扯下方

愁儈道：「看 

戲和聽翁有沒 

；̂^

生
，跟我來喇?
」

剛之太陽眼鏡，曰：「

秋 屈

方剛巳經身不由己， 
換過一副！」

有分别？有
， 

不大懂融的人 

，要看？懂敵 

的人光聽就行 

!
不懂酒性的 

人
，必須酒入

方剛戴過一次，眼前

只有跟佢行。

方剛曰：「你带我去•
漆里二片。

l
匸̂±
5
盒

V

發仔曰：「方剛，你

邊處？」

近
)
一、

3

阿芒日••
「天外來客 
玩喘喘！斬崩刀馬仔睇

中國東北的三個省，共 

有二十多侬省，不過土 

地出產好的，只有東邊 

海岸線、南方各省、和 

正西面大長江的中上游 

，北方冷，可是東北幾 

省物產極豊富，少調的 

方式，一 省之中，至少 

有三、四個不同的菜式

要見你，明喇！」

住你。」

阿芒帶方剛一直行向 
方剛忙日：「大佬， 

通往後巷之出路門口， 
我唔知喋！我眞係冇玩

乓

車
，扶她二人上去，他 

坐在中間：「先在森林 

花園道繞一個圈，然後 

去滴滴思。」他吩咐車 

伕
，初夏之夜，花都闌 

帀人多，馬車不久上了 

兩旁都是大樹的凱旋門

□
方知好劣，知酒之人只須一 

翁皓快口道：「老夫是全部 
了吧！J  

嗅
，便知優劣。」 

喜歡，是故将之喝下肚！酒端 

「老衲因恐犯了為秋，無謂與 

翁皓道••
「如此說來，識貨 
到嘴邊，已聞到其氣味，一入 
施主辯論！」不愁儈環顧四周， 

之人亦只須望一望，用不着買 
候更了解其他東西之好劣。而 
忽然壓低聲音道：「外面來了苗 

一！
」他指指栗上茶壺又道：「 
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亦因 

IB

紅衣敎的弟子，翁兄去過苗彊 

這茶壺無論是資、工
、色均好 
此老夫了解的是全部，是故喝 
否？」

二

國
 

r
樂

托開門闡。

嘗！」

二人閃身而出，再將 
發仔曰：「名册帶疥

心
蟄
 

在
 

。r
■

門拉上。

未？」

(
五七五)

，不買用什麽來装？」

酒比聞酒更勝 
一舞。」

和滋味。現在這一家，是最南部的 
東路，和風吹來，兩位小姐連說舒 

廣東，和你們知道的，有船通來馬 
服
。保和讓她們挽了手臂，*
芭問 

賽的上海，建有長江中部的，我贴 
滴滴思是什麽地方，保和說：「一

宓

二
三••
金
、色
發
上
也
上
住
一
「他的爸爸媽媽是做什麽的呀？J

吳秀倩開 

二二一♦■
至
书
起F

J
^
月£

始查三代0

家不大，但講究的音樂夜總禽•，可

了四色，另有個很好的湯。」

巾 通 於 
十這 

加

蔑
說
：「從這件£

，就可以証明，你那個 

工友是充大頭鬼，追求你的時候，就大花大用： 

富把你追到手就會現出原形9

像他這種人，顧前

「我又沒有見過他們，怎麽知道呀！」

「他住在什麽地方？」吳
秀
倩
齧
女
兒
。 

「我沒有問過他冴！」玉連一問三不知。

「西方菜只一個主菜，等於一盤 
以跳舞，也18

歌
，還育表演可看， 

菜富中的四分一，或只六分之一吧 
但不是白馬車遊樂塲那麽通俗。」 

?
」*
芭見女侍端了新菜到來，便

「我們都沒到過，這衣装可以麽 

不說了。來的是魚翅羹，李
保
和
等
？
」車已到達一處燈火輝煌的夜總 

候女侍用銀IW

分配了三份，便吿知 
會的小廣塲，他左右一邊摟一個說• 

他們：「這是酒席第一貴重主食，
：「這*
方會給你們快樂。」

±1

吳秀倩聽了，不滿地說：「鳌
人 

家什麽事情都不知道，总麽就跟人拍 

拖
，看電影？」

「不可以嗎？難道要像你一樣，先 

査家宅，査得淸淸楚楚，才答16

人家 

去街嗎？」玉連反感地同睿說。 

課對大女兒這樣態度，十分不滿

不顧後，先
花
委
錢
，連老婆本也不 

儲一筆，嫁着他，才 *
會- 
世捱第呀 

這時候，吳秀倩又插口問道：「玉 

連
，你那個工友姓什麼，叫什麽名字 

「姓趙。」玉連又補充一句：「趙

女大不中留

「囘上海？
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她還沒有正式離婚。」

■
王
方■

得不會快。」

「我要死到上海。」 

「這是將來的事。」

，說道：「玉連，你越來越不像話了！媽媽問 

「你幾時與他相識的？」吳秀倩追問道。 

你
，這是關心你、愛護你，你現在這個年紀， 

「幾時相軍？楽
是
說
遇
，我們是工友嗎！書 
根本就分不出那個是好人，那個是壞人。我不

「她到上海去静養，到一定日期她再來香港，極可能與現 

「我感到香港無前途，我就在香港做什麼呢？我醜了，即使

在判若兩人了。」

誠了肥再作小姐，将來會積些錢， »
些錢後又怎樣呢？又荒唐 

了！」

「你
奧
去
暑
了
施
疊
。」
・ 

「好的，拜拜！」

梁雯收繰16

公
，：y

夕却爵李 #
失眠呢。 

明大早晨十點半，梁雯坐的士經到史丹 

拉那邊，知道她已出去，並未留言，雄想 

到史丹拉可能爲了李 #
而出去，下楼出大 

厦見史丹拉落的士，對梁雯說:

「我有些事情，却是經囘來了。十分■ 

前我打通電話與你，您
去
了
。此刻仍是 

上
午
」

「我怕你烏了李薇而經到她家了。」 

「我們即去。」

「不會有事吧？
」

「
5156
亞未打電話來過。」

+
分鐘後，璃履亞開門II

她們進去了。 

到李#
的房外，門是虚掩着，史丹拉程叩 

一下，推
閣
入
，梁隻發現這位好朋友舆

反
對
姿
朋
友
，而是反對你再跟姓趙的來往！

然是一 
進工麻就相一I

啦1
」

罰
你
 

堂
吐
已 

夢V
 

麋

「下次我來，給 
，外公外**

巳裝上電話，媽咪 

伯母送個電飯煲和 
打過三次來，三 
11
51 每大晚上都

0

二0
一
：
假
期
已
滿

/

邑

一連+ 四天假期，媛媛都在 
- 
把風扇來！」

有電話來。秀文整打電話來，

東涌度也。58

爲遇得很有意思 
花十二個晚上，她替義妹補 
惟曾殊榮沒有。 

，因爲她已探到自己的根在哪 
習英文、數學，以英文爲主。 

——
他大概仍在生我氣吧？ 

裡
，而且去看通紫根的土地1
她施展潭身解數，在短短的十 
.將近滿假的前兩天，東涌外公

二夜，填 *
似的帮地學了不少 
外箋來了一個稀客，就是舞蹈

1
公
。

李船後來覆照第一 
次那樣 

，用w
ell*

加的雙眼，以風 

一机帶她再去通兩次，遙看那安 

一詳她浮 
$.海面的桃島。

毎見到那島，她心裡便漾起

家衞新民。

•早在兩年多前，他得不到媛媛 

的愛，就是說她不再參加II

蹈行 

列
，也不再在他搞的舞劇裡演出 

，他的求愛也薈她拒絕。他去

港
件
一
 

外
桃
源
.

3

次
 

丁

「嘗
連*
好
，将來未必再有這樣的連気。」

史丹拉也微微貼頭，梁雯把話繼If:

「到大陸去住一 
陣再說，在這個時期就在香港不合。」

「也許對的，」李薇點點頭：「如果到股票公司去做，我沒 

錢搶幅子。」
一

IK

切和眷戀，大槪都是先天的 
東西。發*
秀銀資質甚佳，接 
了美國，後又轉去法國，每到一

處地方，都有信給她，但她沒有

感情吧？芯她也有祝福！ 
受能力强，她說：

澳門彼比稱 
18交時差不多，精*
却似乎不大失常了。李養望 

到梁雯流着眼涙m
  

»]，她們很快擁抱着痛哭，後來梁雯把她 

推開道：
「你已經死一■一

次了。J

「我不 »
死成。」李蕾說：「将來會再死的。」

祝福蟠桃島長靑！永遠 

「放心，明年你一定可以進 
囘
。

活在地球上！永遠不憂到欺 
書院預科！我有空來教你，你 
那天下午，媛媛和秀銀去大澳 

負！ 

假期也去港島找我。」 

玩了好半天，囘家，她
走
兼
公 

加在李船的家吃過他老媽焼 
以爲殊榮會來探望，說些風 
的家，有個長髮的as*

靑年(
只 

煲的兩頓飯菜，心裡銘記，許 
凉話。出奇的是一連十幾天，
不過二十八九歲)
坐.在家裡的椅 

下諾言！ 

他都沒來過，連電話也沒打來 
子上等她。

「一每個人要死，豈有例外的？我將來也要死，不狂睹，死

T

日內囘去吧|
」(
三五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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